我叫Hecatomos，大家简称我为汤姆，我侄子们（其实主要是我侄子兼炮友Pylos这样叫我）叫我汤姆叔叔。跟我侄子一样，我是个基佬，我在保守的中西部圣经带（Bible Belt）是一个可憎的存在。虽然我爸Olympiodoros没有虐待我，但对我很冷淡，只有在使唤我和大哥当童工去调制精神科药物或搬运违禁品时才理会我；我爷爷Hyperion却很不待见我，他曾经说他宁愿和FIB特工、其他家族对手枪战也不愿意见我；我奶奶Metrodora整天为我祈祷，甚至想搞一场驱魔仪式，因为她认为是魔鬼把我变成一个基佬；而我妈Samsala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她娘家也是非常保守，所以她强烈要求我隐瞒我的性向。我二哥Gymnosophis是个学霸，整天捣鼓什么物理，跟电视上那个谢耳朵一模一样；大哥Athenodoros知道我是个基佬后，曾经想要鸡奸我，把我变成他的母狗，但我也不是好对付的，打过几场架后，我主动提出为他打飞机来平息纷争（然而，出于对男体的欲望，每次最后还是给他口了，甚至后入了，其实我就是不想被强制鸡奸）。Athenodoros 在找到女朋友后就不再需要我的服务了，他两次留级，最后勉强高中毕业，只得留在老家。后来我听老妈说因为他女友不是我们这些家族圈的人，所以被棒打鸳鸯，后来被老爸安排娶了州议员的侄女。

在这种环境下，我打算在州立大学毕业后，就自立门户。然而，我不是STEM的学生，也学不来，所以去不了科技之都San Ferro；也没有办法去Empire Bay当金融家。但我听说Los Santos是基友集中地，所以我就西漂到Los Santos。我当时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特长，所以只好开了一家公司，干些横跨黑白的生意，主要业务是为那些古代东亞工艺品、精神科药物、非主流兴奋剂寻找买家，这种子承父业的人生，可能就是社会学老叫兽说的阶级复制吧。

这种生意有点苦，毕竟需要承受风吹雨打，还需要花时间进修——为了跟唐人的古物交易商打交道，我曾经每天特地到Los Santos的唐人街苦练唐语，还被揶揄z、zh不分。这时候，我听我妈哭哭啼啼的说我二哥Gymnosophis在Los Santos大学拿到教职后就几乎断绝了和老家的联系，据说是害怕老家的“生意”的社会联系会影响他，连我这个“可憎”的基佬也跟老妈保持有限度联系，我二哥真他妈的是个阶级叛徒。

一段时间后，我的生意后来走上轨道，我后来听说侄子Pylos很快毕业，所以我就打算找他来当我的助手，毕竟我和他的暗地关系很亲密（虽然他爸明面上禁止他老婆孩子与他老家的人有联系，但Pylos这个小基佬在家里也面对兄弟的排挤，所以知道我也是基佬后，就找上我，然后跟我保持密切的关系。）我侄子来了不久后，我的生意分别被海关和药监局严打，所以要暂停一下，避避风头。而我当时觉得既然守着冷清的办公室，操着同一个人（我侄子Pylos）的屁眼，倒不如去一趟旅行散散心，顺便在当地出一下火。

经过一轮挑选，我排除了捷克（东欧少年很浪，但去过了，可能下次再去）、泰国（那时候是夏天，很热，而且我之前操过人妖的屁眼，但不这么喜欢女性化的阉人和基佬）、日本（日本人的审美观完全不入流）、韩国（听说韩国男人都是小阴茎，不好玩、不好撸），最后我选定了俄国，因为我之前没有去过，而且斯拉夫人有着与众不同的美，而且东欧国家卖淫风气很普遍、自然，不像其他地区那样装逼，于是我就叫我侄子订了去莫斯科的机票和酒店。

到了莫斯科，叫了的士，那个老司机色眯眯的问我是不是想去找女生，然后顿了顿口气，一边挤眉弄眼，一边用矫揉造作的语气问我是不是要找男生。我点了点头，但我毕竟人生路不熟，所以我就问他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年轻男生。

他问我：“你想要小正太？”

“不！不要小正太，我要年轻男孩，从十八岁到二十五岁！” 我不了解恋童癖的世界，但我真的喜欢青春期晚期的男孩，他们的阴茎成熟了，有体毛，可以射精。

“好！”然后老司机就把我载到一间酒吧，然后他要带我进去，对酒保说我要Stepka，那酒保问我：“您是不是想要Stepka？”

我想这个Stepka肯定就是他们的头牌，所以我就坚定的点点头，然后那酒保说：“请稍等，我去叫他来！”

我初次到俄罗斯，听说莫斯科治安不这么好，我害怕被劫杀，所以我警觉的东张西望，我此时看到那个酒保走到一个美少年的桌子，对他说了些话，然后他站起来，向我走来。随着这个美少年越走越近，我越发看清他的脸，他比我侄子Pylos，以及我之前操过的少年还要漂亮，我的大阴茎立马硬了起来。

他用一口破英语问我：“你是不是想要和我说话？”

“坐下！我请你喝酒。”我一边说，一边瞄着美少年的下体，试图看看他的生殖器的尺寸，但他穿着非常宽松的裤子，所以无法得知。不过，这酒吧内的其他少年（我想他们都是男妓吧）的裤子却非常贴身，导致他们的裤子看上去就像是画上去那样。

“我叫Tom，你叫？”

“我叫Stepka。你是美国人吗？”

“是的！”

“我一直很想去美国，是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很有钱？”Stepka问我

我微笑着说：“不一定，有些人穷，他们真的可以非常穷；而有些人很有钱，非常有钱，而我不过是比那些穷人多点钱罢了，不过美国和俄罗斯对穷有着不同定义吧！”

其实，对于Stepka这些其他少年男妓，以及我那个物理学术权威二哥Gymnosophis而言，我真的是个有钱大老板，但和我爷爷Hyperion、我爸Olympiodoros、我大哥Athenodoros、我发小Pandoros相比，我那所谓的“生意”真的是小打小闹，药监局严打我就要收档避风头，而他们就像没事那样继续干，因为地检署、警长都被他们以选举捐款的名义用票子喂饱了，而镇长、州长和他们称兄道弟，一块儿打高尔夫，所以他们一般来说不会为难乡亲乡里。唉！人离乡贱。

我看到stepka的脸有点失望，然后他有点犹豫地问：“你是不是想要找男孩？”我点了点头，他继续问：“那我们是不是到酒店开房？”。

“你有什么好介绍？”

“这酒吧楼上有房间，但他们按小时收费，而且卫生不这么好，我想你应该是要过夜吧？”

那是当然，找到一个美少年不跟他过夜，然后狠狠的操他屁眼，难道打一回飞机就算吗？所以我就回答：“当然要过夜。”

说完，我找到那个老司机，然后要他带我俩去日假酒店，我出发前在这里订了房间。抵达后，我给了老司机一笔丰厚的小费，然后要了他的电话，说有需要就打电话找他，他眉飞色舞的开走了。

我拉着Stepka进了日假酒店，俄罗斯比较穷，对Stepka而言，日假酒店是非常高档的地方，尽管日假酒店在全球只能算是中等货色，所以Stepka的神情有点不自然，有点畏缩，我在他耳边轻声的鼓励他，然后他还反问我是不是装穷。我俩走进电梯，此时电梯中只有我俩，我这时才仔细打量Stepka的身材。Stepka身高大约5尺11寸，身形比我来说有点瘦，不过没关系，瘦一点比较好，毕竟没人爱胖子。

stepka对我说：“我喜欢你，你是个英俊的男人！”

我心想：屁话！我是个三十多岁的金发壮男，谁不喜欢？真是废话！但高帽人人爱，我也笑着回应他：“我觉得你比其他在酒吧里的少年还要漂亮，所以我才挑选你！但我有个问题：我是在完事后给你钱，还是在之前给你钱？”

“如果你觉得我服侍的你很好的话，你可以付我钱，不然的话，你不用付我钱，你不欠我的！”

我俩进了房间后，何开始亲吻我，用舌头狂摔我的嘴唇、嘴腔，他的手游走在我的胸膛上，一路向下。我此时已经感觉我内裤好像已经沾满了前列腺液，我用手上下撸动我的大阴茎，我那时脑袋空空，只能呻吟和用手扶着墙壁。随着Stepka的动作越来越快，我觉得高潮越来越近了，然后我的呻吟越来越大声，最后我忍无可忍，将我的精液全数射出，我记得我射了好几十股精液，我打了十多年飞机，没有一次能够射出这么多。

我射了精后，我还觉得意犹未尽，stepka说：“你的阴茎很漂亮，很大，很粗。”

然后，我要求他脱光，他非常犹豫的说：“如果我脱光的话，你可能不会喜欢我。”

“无稽之谈！单凭你的脸就可以让我高潮了，你怕什么？我攻你受，你阴茎大小不成问题，你赶紧脱光！脱光了做爱才爽嘛！”

Stepka因此很不情愿的开始脱下他的上衣，他的胸膛完全没毛，跟我是完全相反。他的胸有点奇怪，我突起的是胸肌，是肌肉。但Stepka的突出的胸看起来不像是胸肌，而像那些没有发育的十一二岁姑娘那样的胸，虽然我是个基佬，但我对Stepka的胸没有问题，反正有胸让我抓就好。

在我的催促下，Stepka继续脱衣服，他踢掉了鞋子，然后先后脱下袜子、宽松的运动裤，最后是内裤，Stepka把它们整齐的放在椅子上，但他还是背对着我，完全展示了他的大屁股。

“Stepka，不要那么害羞，我想你也不是第一次！”

“您能不能关灯？”

“我不喜欢关灯做爱，还有，我想一边看着你一边操你屁眼！”

“好吧！”Stepka一边说，一边转过身来。

Stepka 是一个阉人！我的下体没有阴茎、睾丸、阴囊，两腿间的一道粉红色的疤痕似乎就是Stepka男性生殖器的遗迹，疤痕中间是一个小孔，跟我那个阉货侄子Pylos一摸一样。Stepka见我盯着他下体看，脸色很难看，而且好像快要哭出来了。

他忍着泪水，可怜兮兮的对我说：“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可以离开。”

傻的吗？我侄子Pylos当男妓最后成了一个小阉货，但我也不嫌弃他，操过他的屁眼，而Stepka的容貌比Pylos、德国男生还要美。再者，Pylos他靠着激素，依旧保持一身的肌肉，而Stepka很明显的没有服用激素，所以他全身有点脂肪，但又不至于成为大胖子、移动肉山，这种肉肉的感觉别有风味，所以怎么可能放过这个美少年？于是，我叫Stepka走近，指着我那从新硬起来的大阴茎问他：“这是什么？”

“勃起的阴茎。”

“对！他很饥渴，现在要操你这个小阉货的屁眼！”

我说完就把Stepka按在床上，我吐了一把口水在掌心，作为润滑，然后就直接挺进Stepka的屁眼，Stepka呻吟了一声。我抽插了几下，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天啊！Stepka究竟是多久没有碰过男人？他作为男妓，他的屁眼怎么比Pylos还要紧？为避免过早高潮，我抽出阴茎，把Stepka翻过来，然后我采用面对面的姿势，慢慢的抽插他的屁眼。Stepka很配合的跟我湿吻、抚摸我的胸膛，然后吸着我的乳头，我看着Stepka那英俊的面容，我就情不自禁的加快阴茎抽插的速度，我俩的呻吟声越来越大。

我见到Stepka翻着白眼，下一秒我就感觉一股液体射到我的胸膛上，我低头一看，一股股透明的液体正从Stepka下体的尿道孔中射出。原来是Stepka高潮，我就忍不住，立马加速抽插，我双手插入Stepka的头发，按着他的头，而我下身就像加速的发动机，我口中喊着：我爱你！Stepka。

很快，我就高潮了，我不知道究竟我射了多少股精液进入Stepka的直肠内，我唯一有印象的就是我不断的抽插，然后就是高潮前那段难以言喻的感觉，往后就是阴茎一阵阵的抽搐，最后就是我整个人忽然间没有力气，从Stepka身上滚到一旁，我那疲软的阴茎也随之离开Stepka那紧凑而又温暖的屁眼。

我俩那时都像整个人被掏空了那样，连手都不想抬起，只能躺在床上，连声喘气。过了段时间后，我对他说：“刚才很爽，我好像很久都没有那样高潮了！”

Stepka用疲累的声音说：“我也是，你真是一个很友善的客人，你是第一个能够把我操到高潮的男人。其他人只想打一回快炮，而你是少数把我当一回事的客人，我知道你刚才说爱我只不过是临近高潮，不是真心，但。。。。。。”

“我是真心爱你”

“你不嫌弃我？就算我没有阴茎？。”

“不嫌弃！我之前见过其他阉人的下体，也操过他们，所以我见惯不怪。”

“其他阉人？”

“对！我侄子Pylos跟你一样，也是个阉人，我见过他的下体，也操过他的屁眼。还有，我之前去泰国时操过人妖的屁眼，你有听说人妖吗？”我见Stepka摇摇头，就继续给Stepka讲解泰国人妖和他之间的不同——人妖很多时候还会保留阴茎，而Stepka是完全没有阴茎。

Stepka听完了有关泰国人妖的事，他接着问：“你刚才提到你侄子Pylos也是阉人，那是什么回事？”

“他跟你差不多，没了阴茎和睾丸。”然后我就把Pylos当老基佬的小男宠、出轨、然后被主人阉割的事一五一十的给Stepka讲了（详情请参看：保留童颜的男宠（A Kept Man）（加长版），http://biidbbs.club/showthread.php?tid=1289），Stepka听了，目瞪口呆，好像不能相信先进的美帝会有这种事情。

我这时就问Stepka有关他的故事，Stepka就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Stepka是莫斯科本地人，和我的侄子Pylos不同，Stepka是下层出身，他还有两个兄弟：Rodion、Garic，他妈在苏联时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苏联解体后受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失业，所以他全家只剩下他爸干活。他们一家五口就住在一个一居室户型的破公寓里，每层楼只有一个公共浴室，每天都要花上很多时间在排队。住在这种破地方的代价就是：只有一个小冰箱、没有其他家电，同时也没有隐私。

Stepka回忆说他们三兄弟小时候曾经看见他爸在操他妈，那时候他妈只是提高裙子，然后他爸只是把裤子拉低至足够把阴茎插入阴道。Stepka还说，因为他爸不相信什么前戏，认为那些都是西方邪路，所以他爸从来没有亲吻过她妈，也没有听过他爸说过什么我爱你之类的话，一上来就是一顿抽插，直到他爸高潮为止。完事后，他爸提起裤子，然后一个转身就睡了。

当Stepka十八岁时，他爸把Stepka赶出家门，和很多失业的东欧青少年那样，Stepka走上卖淫的路线。一开始，Stepka只是当模特，拍一些裸照，然后拿钱走人，那些裸照被放到一些基佬网站；同时，Stepka也为其他基佬打飞机，但Stepka声称他不是基佬（至少当时不是），他说他喜欢女生，也只会跟女生上床，因为男人不会让他性兴奋。不过，他需要钱，所以才迫不得已干这些，然后他用这些钱去找女生，或者跟直接的去找妓女。

过了段时间，有一个类似中介的人找上了他，他叫Gregor，他声称只要Stepka愿意在镜头前打飞机的话，他可以支付Stepka两百美元。Stepka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而他当时有很需要钱，所以Stepka就同意这项邀约。

那次拍摄的地点是在一家酒店，Stepka一开始是有点犹豫的，但后来看在两百美元的份上，他豁出去了。Stepka进去后才发现还有另外四个男生在，Gregor一见到Stepka，很开心地上前说很高兴能见到Stepka上来，然后对着Bruno——房间中最健壮的男人说：我就跟你说过他很帅吧！Bruno见人齐了，就要求我们全部脱光，说要看看Stepka和其他男生的生殖器。

Stepka 从小在那破公寓就没有什么隐私，十几年来在家人面前换衣服养成了不怕裸体，但那次不同，他知道Bruno将会检视他们的生殖器，但这种不同感很快就一扫而空，Stepka干脆利落的脱光了，然后与其他男生并肩站立。

一个男生因为体毛太多被Bruno拒绝，Bruno说要找一个体毛不多的男生，那个被拒绝的男生穿上衣服就离开了。Bruno然后被Stepka的大阴茎吸引了注意力，Bruno一边用手拿着，一边赞了句：很漂亮的大阴茎，然后要求看看Stepka那阴茎硬起来的模样。

Stepka红着脸，然后在几个人面前套弄大阴茎，但Stepka当时不是基佬，而且不习惯公开打飞机，所以折腾了一会还只是半硬。于是，Bruno就要求另一个男生给Stepka口一下。那个男生立马跪在Stepka面前，先对Stepka笑了一下，然后一口含着Stepka的大阴茎。很快，Stepka的大阴茎就立马硬了起来，Stepka的大阴茎硬起来时，是向下弯的。

Bruno目不转睛地看着Stepka的大阴茎，然后喃喃说道：这肯定有10寸长，不过我们的看看其他男生的阴茎。然后，在Gregor的指示下，其他男生勃起了，那个曾经给Stepka口的男生，只有区区6寸长，其余两个，分别有7寸、5寸长。

Bruno不满意最后两个男生，只留下Stepka和曾经给Stepka口过的男生，他叫Kornil。在打发另外两人离开后，bruno指着他们说：我想要拍摄你们两个做爱的片段。Stepka说他不是基佬，然后Bruno说他不在乎，然后威胁说如果Stepka想要钱的话，那就要听他指挥。Stepka继续说他不会含其他男人的阴茎，或者让其他男人的阴茎去操他屁眼。Bruno说：这没关系，反正我想要他给你口，而你用你的大阴茎去操他的屁眼，你的大阴茎将会是一个卖点，Bruno一边说，一边指着Kornil。Stepka最后同意了。

拍摄一开始，是Stepka和Kornil开始接吻，两人的舌头交缠在一起，Kornil比Stepka少一岁，也是个帅哥，但没有Stepka美，他看起来好像非常享受亲吻Stepka，因为他全程都是勃起的。接下来就是一边亲吻、一边互相打飞机，Kornil后来再次给Stepka口交。Bruno特意指示Stepka，如果他高潮来临前要给提示，然后Kornil就会吐出你的阴茎，我们需要拍摄你射精的画面。

Kornil并没有把Stepka的大阴茎完全吞入口中，而他也不需要，因为Stepka在Kornil的口技下，不需要多久就临近高潮，他大叫：我快要高潮了，Kornil立刻吐出Stepka的大阴茎，然后用手套弄。Stepka很快就高潮了，他射了很多精液，射得很远，不过大半都射在Kornil的脸上，Kornil笑着舔走了Stepka射在他脸上的精液。

Bruno说：现在你们两个去浴室洗干净，然后我们再拍摄你们做爱的场景。Stepka一听，向Gregor抗议说Gregor当时说在镜头前打飞机就可以拿两百美元。Gregor说：我只是为Bruno干活的，这个你得问他。Bruno说：我可以给你再加一百美元。Stepka说：如果我不干呢？Bruno说：那你除了免费打飞机外，你什么都得不到。

Stepka无奈，因为三百美元对他来说也是一笔不少的款子，而且被其他人含阴茎总好过自己去含别人的，所以Stepka同意了。

他们两个洗干净身上的精液后，Kornil首先又一次给Stepka口交，Stepka很快又硬了，然后Kornil弯腰，把他的屁眼对着Stepka，Stepka用了点润滑剂后，就直接插入Kornil的屁眼，然后就是不断抽插，Kornil还一边说：天啊！你的阴茎好大！Kornil的屁眼又紧又暖，但Bruno指示Stepka不要把精液射入Kornil的屁眼，而是要射出来。当Stepka感觉他快要高潮时，他立马拔出他的大阴茎，然后用手打飞机，将一股股精液射在Kornil的背上。完事后，Stepka一直对自己说他刚才和Kornil的口交和肛交只是区区的商业关系，虽然Kornil是个基佬，但自己不是基佬。Stepka拿了三百美元就离开了房间，然后对自己说以后再也不要干这种事。不过，Stepka却说不出Kornil的屁眼与女生阴道之间的差别。

Stepka此后每天跑去夜总会，每次通常是泡马子、操逼，但奇怪的是，每次他操逼时，脑海中总是浮现Kornil的样子。Stepka还是坚持自己不是基佬，他只是怀念Kornil的口技，以及他那又暖又紧的屁眼罢了。此外，Stepka拿着这三百美元，很天真的认为自己往后可以完全不用再干这种事，于是拿着这笔钱去买了些新衣服，还租了一间一居室户型的公寓。不过，钱很快就花光了。

Stepka违背了他之前以后再也不干这种事的原则，再次给了Gregor拨了电话找活，Gregor听上去很高兴，说可以给Stepka在明晚再一次活干。Stepka问Gregor明天晚上能不能见到Kornil？Gregor问Stepka是不是想跟他拍档？然后Stepka说是，Gregor同意了，说可以明晚找Kornil来，但他要求Stepka需要干比上次更多的内容。Stepka问Gregor这是什么意思，然后Gregor说明天晚上你必须要给Kornil口交。Stepka一开始又是有点犹豫，因为他没想到要给其他男人口交，但他需要钱，而且Kornil不一定要射到他的口中，所以Stepka就答应了。

这次拍摄，一开始也是他们两个在亲吻，不过，Stepka这次却很享受和Kornil的亲吻，他的阴茎开始硬了。Stepka开始脱Kornil的衣服和裤子，最后一把扒下Kornil的内裤，Kornil此时早已勃起。Bruno指示Stepka给Kornil口交，Stepka对Kornil说这是他第一次给男人含阴茎，可能做得不好，要他别太在意。

Kornil躺在床上，Stepka一口含住Kornil的阴茎，Bruno此时在傍边叫道：含多些，反正他的阴茎不比你大，你应该可以完全吞下的。Stepka继续给Kornil口，不多时，Kornil突然说他快要高潮了，所以他就立马拔出他的阴茎，将一股股精液射到Stepka的脸上。

Bruno对Stepka说对于一个没有含屌经验的人来讲，Stepka刚才的行动已经算是不错了，然后Bruno要他俩去浴室洗干净，然后准备拍摄下一轮互相操屁眼的镜头。Stepka抗议说Gregor只是在电话中说他只需要给Kornil口交就可以了，没有提到互相肛交的事。

Bruno一边指着Kornil的6寸小屌，一边对Stepka说：你看看Kornil的小阴茎，这小东西根本无法伤害你！你上次用你那条怪物般的大屌操Kornil的屁眼，他才是有资格抱怨的人！Gregor说了什么都不算，因为我才是老板，如果你不满意的话可以直接离开！注意！如果你现在踏出房门的话，我以后都不会再用你！

Stepka无法，因为他的租金已经到期，不答应的话，他就没钱交房租了，反正他也挺喜欢Kornil，所以Stepka就答应了。Bruno随后拍摄了Stepka和Kornil两人互相操屁眼的镜头，当Kornil把阴茎插入Stepka的屁眼时，Stepka觉得有点疼，但痛感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阵快感，这出乎Stepka意料之外。当Kornil的阴茎在冲击Stepka的前列腺时，Stepka不由自主地发出一阵阵呻吟，Stepka发现被人操屁眼的快感是一种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快感，之前那种绝对不让男人操屁眼的厌恶感荡然无存。很快，Kornil就拔出他的阴茎，然后就将他的精液射在Stepka的肚子上。

完事后，他俩拿了钱，然后Kornil问Stepka要不要去喝一杯？出于对Kornil的好感，Stepka答应了。Kornil把Stepka带到一处基吧，在里面，男生们不是在接吻就是在跳舞。Kornil和Stepka也一同跳了舞，当Kornil亲吻了Stepka后，Stepka也回吻了Kornil。Kornil之后问Stepka要不要到他的家？Stepka点头同意了。

当来到Kornil的家后，Stepka发现Kornil的家比他的家还要好，Stepka问Kornil是不是有其他工作？Kornil说他是全职的，每星期至少一次，没有其他工作。Kornil还问Stepka为何不转全职？待遇好多了！Stepka敷衍的说他会考虑的。他俩喝着酒，很快俩人就脱光了，然后互相给对方含阴茎、睾丸。当Stepka觉得自己快要高潮时，他准备警告Kornil，然后拔出阴茎，但Kornil比他快一步，Kornil已经高潮了，并将一股股精液射入Stepka的口里，Stepka却出乎意外而毫无保留的全部咽了下去，Stepka此时觉得Kornil的精液并不是那么难受。与此同时，Stepka也将精液射入Kornil的口中。两个青少年（Stepka当时十八岁，而Kornil据说比Stepka少一岁）整夜互相口交、肛交了好几回。

早上Kornil醒来后，问Stepka为何不考虑搬过来同居？Stepka敷衍着说他会考虑，因为此时Stepka心中还自以为自己不是基佬，他还是想操逼，如果和Kornil同居的话，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个基佬。但他对Kornil的感情又使他很迷茫，Stepka此时开始认为自己可能是双性恋。晚上，Stepka到夜总会，准备去吊一个马子，然后操逼，想不到他忽然对妹子失去了兴趣，他满脑子都是Kornil的样子。

第二天早上，Stepka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到Kornil的公寓找他，Kornil招呼了Stepka进门，然后说Bruno刚才打了电话来说要再搞另外一套，不过今次会给五百美元。Stepka看在钱和Kornil的份上，又答应了。

到了晚上，他们与Bruno等人汇合后，一起到了一处偏远地区的废弃仓库。这次拍摄，还是老样子，Stepka和Kornil两人互相口交、操屁眼、体外射精。完事后，Bruno满脸笑容的对Stepka说：他有一个大客户将会来，他对你们两人都很感兴趣，这次肯定能赚大发的！Bruno说完，随手给了Stepka一杯饮料，当时Stepka正打算穿回衣服，Bruno急忙阻止，说客人打算亲眼看看商品，然后指了指Stepka那十寸大阴茎。Stepka只好接过Bruno手中的饮料，一饮而尽，喝完后Stepka很快就失去意识，昏了过去。

当Stepka醒来时，他发现他正躺在手术床上。Bruno发现Stepka醒了过来，就走过来对Stepka说：啊！Stepka，你醒过来了！我们将会拍下你一生之作！（make a shoot of a lifetime）Bruno继续说，并用手指了指远处站着的一个男人：我的客户，他对你的大阴茎非常感兴趣，特别是十寸的长度以及向下弯曲，同时拥有这两项特征的阴茎极其稀有，所以他他特地委托我来收集这条大阴茎，用来加入他的收藏。Bruno还继续说：你不要担心！我们准备了医生，他曾经为很多人动过变性手术，对于阴茎切除方面有相当经验，保证不会留下太大的疤痕。

Stepka又惊又恐，骂Bruno：你们都他们的疯了！然后Stepka转眼看到Kornil站在另一边，Kornil对Stepka道歉说：他直到今天晚上才知道Bruno和X先生打算阉了你，因为X先生很喜欢大阴茎，我真的很遗憾。

他们真的要切掉我的大阴茎？这恐怖的想法震惊了Stepka，Stepka一直以来，他身边所有人的阴茎都比他小，而他也一直引以为傲，而现在一个陌生人因为很喜欢大阴茎就要把它给割下来？

那个蒙面医生先在Stepka的下腹，沿着生殖器的周边打了麻药，然后等了一会，Stepka不晓得究竟等了多长时间，但他的下体渐渐失去了知觉。医生套弄了一下Stepka的大阴茎，Stepka没有任何感觉，但他的大阴茎却自动勃起了。医生在Stepka的阴囊两侧各子切开一道口子，然后掏出Stepka的睾丸，方便让摄影师近距离拍摄。然后，医生把Stepka的两颗睾丸切了下来，放在一个不锈钢小盘子里，然后对Stepka宣布说：你现在已经是阉人了！

医生宣布：摘除睾丸还算是比较容易的部分，切除阴茎才是最难的！在麻药的影响下，Stepka忘了一些细节，但总的来说，医生把Stepka的阴茎、阴囊皮完全切除，然后就是什么止血、插入导尿管之类的，医生将尿道口保留在在Stepka阴茎原来的地方，并没有下移。处理完Stepka的伤口后，医生把Stepka那切下来的大阴茎放入一个瓶子，然后倒入防腐剂，封口，然后交给X先生。医生之后给Stepka注射了安眠药，然后Stepka就睡了过去，他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一间被锁上的房子，下体的伤口有点痛，但并不难受，而且因为药物的影响，头有点昏昏。

Stepka不清楚他究竟在那房间留了多长时间，因为那房间只有通风机，没有阳光、时钟。医生只是定期前来检查Stepka的伤口，更换导尿管。最后，医生终于宣布他已经完全康复了，如Kornil所言，他的疤痕的确不是很明显。Stepka很快就被人蒙上眼罩，然后带上车，到他被赶下车时，他发现他已经到了莫斯科一处偏僻的街头，而他身上穿着的夹克口袋里有两千美元的现金，从地上报纸的残页上的日期来看，Stepka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修养。Stepka沿路走回他的公寓，发现还能进，看来是有人替他付了租金。

他突然有了尿意，于是走进洗手间，准备尿尿，他一开始还想站着尿尿，但没有导尿管的辅助，尿液就像喷泉一样四处飞溅，Stepka只得收紧下体，止住排尿，坐在马桶上，然后慢慢的放松下体，让尿液缓缓地排出，尿完后还得等残留在尿道的尿液滴出来后才擦干尿道口。

Stepka第二天一早起来，来到Kornil的公寓，却发现该处已经人去楼空，Stepka心中不由得想他自己可能不是Kornil第一个猎物。

一千五百美元很快就花光了，过去Stepka还可以去搬砖，现在他失去了睾丸，整个人都没有多大力气。而他的乳头也开始再发育，脂肪开始囤积在屁股。因此，Stepka只得再次沦落风尘，所以我才会在酒吧中遇上Stepka。

我听了这个故事，这回轮到我目瞪口呆，Stepka似乎看穿我的心思，他说：“我的故事是真的！”

“我相信你！警察后来又没有抓到这些人？”

“我没有去报警！因为报警根本没用，他们无利不起早，更何况Bruno或者X先生可能一早买通了他们！”

我听了完全无语，毕竟我的老家也差不多这个情况，地检处、警长、镇长、州长全部都可以被收买（every man has his price），而他们可以明面讲禁毒、暗里和我的毒枭家人、亲族成员称兄道弟，一块儿去打高尔夫球、参加亲子钓鱼乐、烧烤派对，我只是想不到原来在大城市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对了！那你之后又没有见过Kornil？”

“有！他还成为我的客人！”

Stepka说：他被阉割的一年后，他在酒吧里遇上Kornil，我当时没办法恨他，可能我真的很爱他吧！当时候我已经发现虽然我之前操过逼，但我心底里其实是一个基佬，Kornil可以说是我的初恋。他成为酒吧的常客，但是他喜欢阴茎，而我已经没有了，所以他在六个月前就没有来这里了。

我听到这里，我心中不由得为Stepka感到难过，他失去了傲人的大阴茎、睾丸，以至他的初恋。我侄子Pylos虽然也失去了生殖器，但他还有他的主人、家人、我，以及他主人留给他的遗产。所以我抱住他，对他说：你是我的！我不在乎你有没有阴茎！

在接下来的几天旅行中，一个念头突然浮现在我脑海中，因为我之前搜索基片时，里头的男角不是美国就是东欧，而且东欧男的吸引力似乎长盛不衰，我突然想：不如把这些等钱花的东欧小基佬弄到Los Santos、San Ferro、Empire Bay、Stillwater，那些基佬、欲女就可以和真人对操，而不用对着电脑荧幕打飞机、自慰了。

于是，在一天夜里，我和Stepka雨云过后，我问他是不是认识很多卖淫的少男少女？他说他不是认识很多人，但他见过很多。我那时候就对他说了我的生意蓝图，最后我特地加上一句：这真的是卖淫，不是变着法子去偷鸡巴！我对Stepka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让他成为我在俄国的代理人，起码比卖淫有前途多了。同时，我也问Stepka愿不愿意成为我的男友，因为我真的找不到像Stepka这样帅的小基佬，我还对他说：虽然我不及Kornil年轻，但我是真心的！

Stepka很高兴，答应了成为我的男友兼代理人，我给了他三千美元，还给他买了些英俄词典、新手机方便他学习英语和跟我联系。

（汤姆叔叔和他的阉人小受男友之间的生意内容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